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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想到你来就要落红

我便有些悲伤

七夕之后，有情人重归于好

喜鹊回到人间

一切又恢复原样

踱步，觅食，衔枝做巢

生一窝听话的孩子

尽管想走的留不住

该来的一定会来

秋天，你好

久疏问候，我不怪你

好久没你的消息

是因为好久没给你消息

立秋之日
茵李立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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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桃树
茵周龙岗

表哥因病不幸离世，我和哥
闻讯相约回乡探丧，来到阔别多
年的舅家。

表哥居住的院落，是外爷辈
传下来的沟边祖宅。兄弟多年前
分家迁往新庄，他守着这座老

院，一直住到现在。自打求学、工
作离开故土，我便很少再来这
里，可院中封存着我太多童年记
忆，无数次入梦，旧时光景依旧
清晰如初。

老屋几经翻修，已很难找到
旧时痕迹，院落格局却分毫未

改。凭着院中老井台，我仍可准
确指出当年二道门的位置。前院
的老枣树已无踪影，舅年轻时亲
手栽植的青皮梧桐，也因后来建
房被削去树冠。

立在庭院中央，儿时顽皮嬉
闹的画面倏然浮现：和表姐骑在
羊圈土墙上，用灰耙钩打未熟的

青枣；攀上丈余高的泡桐树，揪
下紫莹莹的桐花，细细咂摸花根
那一丝清甜；举着竹竿拨弄檐头
的麦酸酸（学名瓦松，生长于屋
顶瓦棱间的多肉野菜），失手碰
落打碎了屋瓦；也曾为争抢炒梧
桐籽打闹，撞翻铁皮水桶，任由
它滚落井中……

舅家屋舍集中在里院。上房
右侧是厨房，左侧住着两位年长
一点的表哥；舅和妗子居于西厢
房，东厢房便是外爷的住处。外
婆走得早，那时母亲年仅十二
岁，舅舅才八岁，此后数十年，外
爷便一直独居于此。

我是家中最小的孩子，兄长
们都已上学，母亲走亲戚总带着
我。两村相隔六七里路，一路过
南壕，沿渠岸走贾赵，穿过高庄
向西，行至六股路子，舅家便近
在眼前。

每次跨进院门，我依次向家

人问好，随后便径直钻进外爷屋
里，目光总不由自主地落在炕头
东墙那只悬在钩搭上的竹笼上，
那是我朝思暮想的吃货笼笼。

那是一只细竹篾编成的圆
形盛器，木质手鋬，造型小巧，笼
口盖着一方遮尘的苫布。笼中盛

放的，全是外爷自己舍不得享
用，特意攒下留给孙辈的零食，
家乡人唤作“吃货”。在物资匮乏
的年月里，这两个字，足以让孩
童满心向往、垂涎不已。

见到我来，外爷便扶着炕沿
慢慢站起，伸手从笼笼里摸出一
两样吃货，悄悄塞进我的衣兜，

反复叮嘱我切莫让表姐看见。
笼笼里吃货花样繁多：自家

树上结的核桃、大枣，亲友探望
送的点心、饼干，还有他下地时
从沟畔采摘的红酸枣。若是去沟
底林场，还会带回来一捧紫黑桑
葚。逢上赶集逛会，他偶尔会买
上几个柿饼，或是一把拐枣。邻

里老友，也常送来熟透的软枣。
应着时令，笼笼里还会冒出

金黄的杏子、紫红的梅李。若是
鼻尖嗅到了一缕清甜爨香，那定
是装了白兔娃梨瓜。

他从不把糖果放进笼笼，而
是揣在贴身布衫或夹袄口袋里，

取用方便。他说夜里口苦，便含
一粒老冰糖；若是水果糖，总会
小心咬成两半，含上半块，另一
半重新包进糖纸，留待下次再
吃。

笼笼里的吃货从来没有保
质期。除了时令瓜果，其余东西
记不清存了多久，但肯定被翻看

摩挲过无数次，以至于核桃外壳
光滑油亮，仿佛浸润出包浆；柿
饼大多风干发硬，表面早已没了
糖霜；点心外层酥皮也不见了踪
影，只剩硬实的一疙瘩。

大多时候，我是等不到回
家，就把外爷给的吃货消灭干净
了。偶尔也会特意留些，带回家

和哥分享。其中既有自幼习得同
胞相亲、不独享用的家教，也藏
有孩童内心小小的显摆和炫耀。

这样安稳的时光没过几年，
再去探望外爷时，他依旧疼爱地
抚摸我，随即起身向笼笼里取吃
货。可我分明看见，他双腿抖动
明显，伸向笼笼的手也哆嗦个不
停。我心里清楚，外爷真的老了，
他毕竟八十多岁了。

就在那一年，我正式入学读
书，去舅家的次数，跟哥哥们一
样稀少了。母亲独自往返的频次
反倒越来越高，有时还要住几
天。

直到有一天，母亲红着眼眶
推门归来，掀开板柜取出孝衣给
我穿上，和父亲一道带着我赶往

舅家，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疼爱
我的外爷，永远离开了我们。

舅向来一心扑在工作上，家
事却疏于打理，加之当时家境清
贫，外爷的丧事办得十分简朴。
那几日，望着钩搭上依旧高悬的
吃货笼笼，我心里暗自猜想，里
面是否还留有他未及分给孙辈

的吃货？
这个疑问在心底萦绕了多

年。长大后我才懂得，这只小小
的吃货笼笼，装着的从来不只各
色零食，还有祖辈绵延不尽的疼
爱，是我童年岁月最治愈的温
情。任凭岁月流转、人去物非，这

份暖意始终妥帖珍藏于心底，历
经流年，从不褪色。

晚风徐徐穿过檐角，飘进院
落，拂在我微热的面颊，也吹散
了满院旧事。门外悲情的唢呐声
缓缓响起，将我从绵长追忆里拉
回现实———表哥的祭奠仪式，已
然开始。我和哥一同走进灵堂，

挽幕中央是表哥的遗照，祭台之
上，先前相继离世的舅和妗子并
排供奉，还有那张黑白旧照里，
面目模糊的外爷。

静静凝望那张老照片，东厢
房高悬的笼笼、外爷扶炕取食的

身影，再次重现，一股温热瞬间
涌上眼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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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子里，窗前的核桃树挖了，在热
得要命的中伏。挖了它，核桃树就不再
顶着毒日头，滋养挂满枝头的青皮核桃
了。根拔了，核桃树也就不用操劳“荞面
种上，核桃硬瓤”这些紧逼的时节，不必

操心农历七月七给核桃灌油的事了。
望着倒下的核桃树，繁茂的绿叶

耷拉下头，遒劲的枝条顺哒哒地平躺
在烈日下，树叶最后一滴水被掳去时，
扑向枝头的青皮核桃，像暴死前的母
亲，用尽最后一丝气力，搂紧自己的孩
子。

核桃树刚过了十岁零四个月。
2016 年 3 月，我第一次从五曲湾扶贫
回到县城，周末给扶贫户买葱秧，便一
同买了这棵核桃树苗。

晨曦初露，它像咿呀学步的小可
爱，枝叶在窗前晃着脑袋，似乎在说：
“起床了，上班了。”月夜里，它轻柔的
影子悄悄爬到床头，像童年时母亲在

土炕边守护着我，轻轻唱着姥姥唱给
她的童谣。

从此，逢年过节，家里炸花生米、
炸鱼时，我们总会多倒一点油，炸完
后，把油装进空饮料瓶积攒起来。开春
时，在核桃树根旁边挖个深坑，把油倒
进去，掩埋好。怕野猫、野狗、老鼠偷吃
油，还要重重地喷一些灭害灵，在土里

埋几颗樟脑丸。
核桃树不会说话，但它头顶天、脚

蹬地，根深深扎进厚土，吸收了天地精
华，便有了灵性，似乎通人性。一年年，

它枝头挂着的核桃，像骑着两轮、三轮
摩托车去朝圣，目送院里人匆匆出门，
晚霞里恭迎归家。

核桃树一年四季站在那里，一声
不吭，唯独感恩与回馈的心一年比一

年重。每当春天，我都要捡拾核桃花，
圪蹴在树荫下，一只一只捋下核桃花
茎，拌上蒜茸，做一盘美食，细细嚼着，
唇齿间的油香，勾起童年母亲的味道。
核桃树逐年成倍地挂果，今年像预感
到了什么，层层叠叠，青果缀满枝头，
站在树下，我无法清点它赐予的厚重。

春天，核桃树长出叶子，我把几十
盆君子兰悉数托付给它庇佑；夏日，它
像老母鸡护佑鸡仔，把阴凉送给每一
盆花；秋风乍起，它宁愿背负秋的肃杀
与寒霜折磨，直到最后一片叶子卷曲
褐黄，依然遮护君子兰不被伤害。

核桃熟了时，不论谁用竹竿敲打，
或爬上树去摘，折断枝干，伤筋动骨，

它从没有抱怨过人，来年依旧枝繁叶
茂，枝干秀颀，硕果累累。它的果实不
大，长得很精致，这大概是它空灵中带
着禅意的名字“小香玲”的来源。

7 月 30 日，这是一个阴凉如秋的
中伏天，早晨，上苍象征性地滴了几滴
雨。挖掘机突突突吼着，链轨吱扭吱扭
响个不停，铁爪不急不慢，一下一下地

挖下去，核桃树可能感知到了什么，每
一片叶子岿然不动，核桃树根被白丝
带缠成一个馒头样时，依然淡定从容，
宠辱不惊，倒是我的心率犹如三伏的

热浪炙烤。植物受伤会分泌汁液，进行
自我保护修复，不知核桃树根是否流
汁，我不忍近前查看，但我浑身发热流
了汗水。当夜，一场雨把一切都洗得干
干净净。

次日，星期五，农历六月十八日，
恰逢古尔邦节，也叫宰牲节。所幸不用
宰杀，只是将一棵树移到 10 米左右远
的地方，在偌大的小区院子，就像肌体
摘阑尾的小手术，手术必有阵痛。窗前
树影摇晃，挂满青皮核桃的树枝，像受
伤的雄鹰无力地扇动翅膀，我能感知

到核桃树的迷茫和无奈。
三层楼高的树干倒在泥泞里，树

冠被电锯肢解，青皮核桃没有垂落，依
然随枝干躺在泥地上。师傅们细致地
吊起树干，移到刚挖好的树坑里，灌上
生根液，浇足水，他们坚信一定能活。
“人挪一步活，草挪一步死”，但愿只是
戏言，随缘去吧。

乡间过红白事，主家不论喜与悲，
总会有热心人操心顾事。挪一棵树，也
算过个事，关注关心的人不少，这让我
有了新的感悟。事大事小，都有轻重缓
急，主次有别，树木又岂能出其右。核
桃树根在地里，长在心里，寄托着一种
牵挂。根拔了，人也就断了念想，留恋
就淡了。世间没有看不破的事，看淡

了，自然会看破。
核桃树因扶贫而结缘，伴我走过

了 6 年扶贫路，如今，我已退休，不知
扶贫村的核桃树还记得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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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传统绘画面临“形式固化”“创

新乏力”的挑战，当代绘画艺术该如何
坚守本质、焕发新生？中国刮画代表人
物王铠以“刮画范式构建者”的身份，交
出了完美的答卷。王铠深耕刮画艺术领
域数十年，凭借《心之居所》《光影共生》
等一系列经典作品，获法国巴黎当代艺
术奖铂金奖、柏林艺术双年展金奖、意
大利列奥视觉艺术奖等多项大奖。

王铠的实践，不仅开创了刮画这一
全新艺术门类，而且构建了“技法—美
学—精神”三位一体的刮画艺术体系，
为当代绘画艺术的创新发展树立了标
杆。

在技法体系构建上，王铠制定了
刮画创作的核心流程与标准：从画布

处理、色彩铺设，到刮具选择、刮擦技
法，再到后期调整，每一个环节都有
明确的操作规范与美学要求。他将刮
擦技法细分为“点刮”“线刮”“面刮”
“层刮”四种基本类型：“点刮”以针尖
状刮具创造细碎痕迹，用于表现光影
斑点或纹理细节；“线刮”以纤细刮刃
勾勒流畅线条，用于塑造轮廓或传递

动感；“面刮”以宽幅刮具大面积刮
擦，用于显露底层色彩或营造氛围；

“层刮”则通过多

次叠加色彩与反
复刮擦，形成丰
富的色彩层次与
肌理效果。中国
摄影家协会会员
李怀峰评价：“王
铠的刮画不仅是
一种技法，还是

一种观念革命，
他的实践告诉我
们：限制可以成为创造力的催化剂，
工具的重新定义可以打开全新的美
学维度。”

在美学体系构建上，王铠提出了
“痕迹美学”“光影美学”“意境美学”三

位一体的刮画美学核心。“痕迹美学”
强调刮痕的独特价值，其具有不可复
制的偶然性与真实性；“光影美学”聚
焦刮画的光影表达，通过色彩层的叠
加与刮擦，让光线从画布内部“生长”
出来，形成独特的内在光效；“意境美
学”则传承东方美学精神，主张通过
色彩与刮痕的交织，传递“天人合一”

的自然意境与“内省自我”的精神内
涵。这三大美学理念相互支撑，构成

了刮画艺术的核心审美标准，让刮

画创作既有技法支撑，又有美学引
领，避免陷入单纯“炫技”的误区。

王铠的范式构建，还体现在对
刮画艺术社会价值的拓展上。作为
“以爱穿越寒冬”全球疗愈艺术大
赛的评委，他将刮画艺术与艺术治
疗理念相结合，发现刮画的创作过
程本身就具有疗愈价值———色彩的

铺设是情感的积淀，刮擦的过程是
情绪的释放，画面的显影是自我的

整合。这种将艺术创作与心理疗愈相
结合的范式，让刮画艺术的社会价值
得到极大拓展。

王铠的实践，让刮画从个人化的
艺术探索，成为规范化、专业化的艺术

门类；让刮画艺术不仅拥有独特的技
法与美学，还具备深刻的精神内涵与
广泛的社会价值。在这个传统与创新
交织、本土与国际对话的时代，王铠的
刮画艺术范式，为当代绘画艺术的发
展点明了方向———唯有坚守艺术本
质，勇于技法创新，构建完整体系，才
能让艺术门类行稳致远，才能在全球

艺术舞台上发出属于中国艺术家的声
音。

王铠：刮画艺术的范式构建者
茵律 士


